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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现代符号学对大语言模型的认识论思考

马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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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探究人类语言生成机制以及关注人类符号化对象世界的现代符号学，可提供切入对大语言模型

的认识视角：从“共时态”与“历时态”对大语言模型处理自然语言的分析；从“语言”与“言语”对大语言模型与人类

自然语言的比较；从符号隐喻机制对大语言模型“学习”的认识，拉动大语言模型与人的符号活动的互动关联，为数

字化人文的发展提供现代符号学认识论的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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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语言模型（Ｌａｒｇ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ＬＬＭ）以

语言建模的方式，通过人工智能（ＡＩ）算法，用于开

采人类自然语言理解与生成，实现了在语言推理、文
本生成和人机对话的突出表现，标志着计算机对自

然语言处理从小模型训练到大模型预训练的巨大跨

越。 大语言模型是目前自然语言处理的高级化展

现，而自然语言处理（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ＮＬＰ）“属于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重要甚至核心分

支，是计算机科学与语言学的交叉学科，又常被称为

计算机语言学（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ＣＬ）……同

时，自然语言处理研究也为人们更深刻地理解语言

的机理和社会的机制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 ［１］。
一方面，大语言模型是在对人类自然语言充分认识

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对自然语言智能化掌握；另一方

面，大语言模型同样是人类高级符号化世界的展现，
在人类使用科学符号的语言建模中，可更好地认识

人类自身的语言系统和延展人类的符号化活动。
作为探究人类语言生成机制的现代符号学，在

分析语言符号内部系统的同时，关注人的现实的符

号化活动，探究人类延绵历史中文化化实践的自然

语言生成过程，形成从语言符号嵌入于政治、经济、
文化和社会的考察，产生了不同面向和层级的符号

学，在最新发展中注入了对新科学技术的思考。 正

如李幼蒸所言，“ＡＩ 理论虽然属于控制论和信息论

的科学与技术领域，然而由于它直接处理语言记号

系统问题，故在某些方面与语言符号学和一般符号

学有重要的交接面，是今日一般符号学家不能不关

注的新科学” ［２］４７４。 现代符号学可与大语言模型建

立彼此接连的关系通道。 本文依据语言大模型背后

的技术原理，尝试从基于人类语言符号的内在系统

以及符号化对象世界的现代符号学，对大语言模型

做出认识论思考。

一、以“共时态”与“历时态”对
大语言模型处理自然语言的分析

　 　 大语言模型相比与原先处理自然语言的阶段，
实现了从小规模到大规模、从专家知识库到语料库

统计再语料库深度学习直至目前预训练模型。 在大

数据和大模型的加持下，大语言模型从海量语言库

中充分无监督学习从而提取自然语言特征。 而现代

符号学认识论的关键之处，在于索绪尔开拓的“共
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之后叶姆斯列夫的语

符学划分了“语言结构”与“语言运用”或者“聚合”
与“组合” ［３］， 以及巴尔特称之为 “语言的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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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 ［４］４２，从而探究符号的意义生成以及符号之间的

相互关联。 现代符号学以符号折回自身的方式以及

符号间的差异性原则，对语言系统做出“共时态”与
“历时态”分析，从这一维度可更容易理解大语言模

型是如何有效处理自然语言的。 具体表现为：
其一，大语言模型是“大数据 ＋ 大模型”的双相

配合，大数据能够保障大语言模型对自然语言完成

细颗粒度处理和有效整合自然语言的海量信息，其
逻辑关系表现了“共时态”与“历时态”的双向维度。
大数据承载了自然语言的巨大存储库，所收集的自

然语言数据并非线性时间或历时延绵秩序，多数情

况下是时空叠加而生的信息。 大语言模型在大数据

的支撑下，以“历时态”与“共时态”的互动对庞大信

息进行整合，改变传统历时跟踪研究的程式化模式。
同时，它以强大的信息处理功能，突破时空叠加造成

碎片化和非连贯海量信息的无序和凌乱，并根据实

际需求调控时间长度与地域距离，锁定一定时间和

一定范围内所需采集数据的有效性，以切换焦点和

焦距的方式对宏观测定和微观描述给予准确化的信

息。 大语言模型按照人类的符号语言处理自然语

言，呈现词项间相互勾连的关系图式。
正像《作为经验探索的计算机科学：符号和搜

索》一文中，提到“第一个是符号系统观念的形成。
第二个是启发式搜索观念的形成。 对于理解信息是

如何加工的，以及智能是如何获得的，这两个概念有

其深刻的意义” ［５］。 符号无论对于人类的智性运动

还是对于人工智能化来说都是其重要的载体。 符号

化对于实现人类将机器作为一种代理者而言是其中

的关键途径。 大语言模型对自然语言的操作勾连起

人类符号与机器符号的关系机制。
对大语言模型而言，需要首先获取大规模的文

本数据，为预训练提供“保质” ＋ “保量” 的支持。
“保质”在于保障由高到低语料之间细颗粒化的差

异性关联，从而减轻低质量语料的混入，即以“共时

态”聚合充分实现对语料间相关度的分析与统计；
与此同时，“保量”在于获取丰实和充沛语料信息，
即以“历时态”组合建立语料之间上下文的连接。
“保质” ＋ “保量”的大语言模型在“共时态”与“历
时态”交互下，达到拓扑学意义上语言网状化图景。

例如，在大语言模型中输入“美洲驼”时，可得

到高于原先 ５ 倍量的相关参数，形成“ ＋ 聊天数据”
“ ＋任务数据”“ ＋合成数据”的对话联动，并在继续

预训练、模型继承和数据继承相互作用下进行指令

调优，以多通道模型实现对下游任务的良好表现。

以现代符号学来看，词项“美洲驼”，一方面是与“无
峰驼”“大羊驼”“驼马”之类词项，处在同一聚合结

构的“共时态”关系中；同时另一方面，又与“生长在

安第斯山脉高原地区” “是秘鲁国徽图案中的一部

分”等，置于不同组合结构的“历时态”关系中，“美
洲驼”意义的确定是由这两个部分相互作用而形成

的。 同样，大语言模型以词项“共时”差异性原则辨

别“美洲驼”这一词项，并以词项间“历时”组合原则

丰富“美洲驼”的语用层级，在双向关系得到意义的

确定。 大语言模型有效分析与定位某一语词的意

义，就遵循了类似于现代符号学对自然语言展开的

双向维度，在共时聚合与历时组合之中接连词项和

对话，在多通道模型中对具有多语言提示的多语言

任务进行信息微调，以概率统计分析自然语言，完成

编码与解码的指令。
现代符号学以两重维度：一个是共断面上的结

构秩序，另一个是历史延绵的时间秩序，呈现了人类

自然语言的编织系统。 《信息检索与语言哲学》一

文指出，“语言确实有结构，但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语法；而且这种结构是动态的———就像一个正在玩

的游戏，而不是一套需要遵循的指令” ［６］，说明自然

语言中“共时态”结构与“历时态”事实的辩证关系。
现代符号学聚焦“能指”与“所指”的结成关系、能指

链条的滑动、意指实践活动等符号运动，通过类比、
聚类、迁移和组合，将符号的形式、结构、层级与符号

的内容、事实、材料互动关联，探寻人类对对象世界

认识、理解和加工的符号化过程。 同样，大语言模型

实现的背后代表了通用人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ＧＩ）以“大数据 ＋ 大模型”的方式，经
过对海量数据的梳理、清洗、筛选和计算，实现从庞

杂数据到信息再到知识的转化，在搭建像人一样的

神经网络，最终使机器具有自主学习能力，从而加剧

对自然语言“历时组合”与“共时聚合”，达至目前自

然语言处理能力。
其二，在大语言模型中，大模型的建模方式可与

现代符号学“共时态”与“历时态”相互关系加以对

比理解。 大语言模型在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现代自然语言

的主力模型” ［７］ 的架构体系下，以少量样本实现强

大通用性的能力，使得参数量跃升为千亿级，从而有

效完成下游任务。 在通过对大规模非标注数据和一

般通用任务的预训练中，机器以无监督学习的方式，
获得泛化性的有效参数，让机器能够充分处理自然

语言，从而在面对下游任务时，通过微调参数完成迁

移，反馈用户较好体验。 大语言模型体现了“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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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与“微调”的优化组合，将人类自然语言符号得

到了有效归置。 大语言模型在基于自然语言经验事

实的基础上，对各类相关符号信息从从属地位、中
心 ／边缘、层级分化和嵌入依赖等结构关系，进行对

比、配对和聚类等操作，这与现代符号学以“共时

态”挖掘语言符号的底层逻辑与结构有相似之处。
在语言“共时态”与“历时态”的两根语言轴上，

除了第一根组合延展关系的“历时态”言语链之外，
还有一根聚合联想关系的“共时态”语言结构层，也
就语言符号的“聚合面”或者“系统面”，它构成了词

项间的“记忆库”，具有“潜在的记忆系统” ［４］４３。 大

语言模型的运作非常类似于语言两根轴的运动，庞
大参数的神经网络把自然语言进行信息压缩，将所

有语料的存储信息加以记忆。 也就是，无论是可利

用的还是冗余的语料，大语言模型先记忆存储下来，
然后，通过自学习的方式，不仅获得语言表层的内容

与事实，而且发掘出自然语言深层的结构与规律。
大语言模型在大数据与大模型的综合作用下，以处

理自然语言“共时聚合”与“历时组合”两根抽的相

互关系，实现对自然语言的高阶仿真。
大语言模型在对海量语料的认知加工中，从言

语事实获取自然语言理性认知的分析框架，实现

“动态”历时层面的“组合”和“邻接”与“静态”共时

层面的“聚合”和“聚类”的交互，使得在不同时间状

态下，形成对多个层次和层次关系的语言处理。 大

语言模型在庞大“共时态”与“历时态”人类自然语

言的语料库中，将所有与之相关的各种形式的、不同

时间阶段的信息加载在一起，不再局限于单线条或

者时间秩序的推导方式，而形成更为多层次、立体化

的关系序列。 因此，大语言模型会在问答、翻译、分
类和摘要等不同用户指令中做出了令人满意的答

案，很重要的一方面在于，它将对话置于一种动态和

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以足量的自然语言事实为依据，
获取或者输出的语言也更加符合自然语言的方式。

大语言模型将自然语言归属到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所

架构的模块，用“组合”和“聚合”的形式化方式，对
海量语料信息进行分布式与结构层级处理。 它包含

了对语言模型建模的结构和层级关系，体现了人类

对机器建立的形式化系统。 同样，现代符号学在历

时态的秩序中对意义变化进行共时态结构层的探

讨，以形式化语言研究为基础来发掘结构的普遍规

律，从而在以人的符号化对象世界的探寻中摸索人

的智性运动。 符号学以“聚合” “组合” “邻接”和

“聚类”等原则对经验事实形式化分析，形成表层现

象与深层结构间交互对话的途径。 大语言模型从一

个侧面充分展现了人类形式化语言的高级阶段。 某

种意义上讲，形式化语言或者作为符号语言的数学

“被看作是理智世界的真正中心” ［８］。
现代符号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在历经“语言转

向”之后，从实体论证模式转向语言系统与对象世

界“相关关系”的认识论模式，将事物置于整个世界

发展的结构中。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非线性的世界

中，一个充满复杂性的现实的世界与一个同样的语

言系统的世界。” ［９］ 无论是现实的世界还是人类的

语词世界都以非线性的方式存在，符号系统中“共
时性”与“历时性”所搭建的“相关关系”正展现了人

类语言的构造关系，同时，也体现了人类对对象世界

的认知方式。 大语言模型某种程度上是对人类自然

语言的高效集成，可对任一问题做到最庞大大他者

的回答，以“共时态”与“历时态”把无数个他者的语

言信息编织在一起。

二、从“语言”与“言语”对
大语言模型与人类自然语言的比较

　 　 大语言模型试图实现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化，
那么，大语言模型与人类自然语言生成系统究竟有

什么本质区别？ 可借助现代符号学中“语言”与“言
语”的这对概念，对比人类自然语言的符号机制，从
而对此问题加以说明。

现代符号学最为重要的一组概念就是对“语

言”与“言语” 的划分。 在这一划分中，语言（ ｌａｎ⁃
ｇｕｅ）被视为社会的、整体的、同质的和具有规则的，
而言语（ｐａｒｏｌｅ）则是私人的、堆积的、异质的和难以

把握一般原则的。 现代符号学之父索绪尔区分这组

概念的目的就在于将语言从含混的语言现象中，获
取语言规律的一般法则，对人类语言的结构、系统和

规律做出分析。
事实上，大语言模型对自然语言的重新建模，正

是在于它能够寻找到人类自然语言的规则和逻辑关

系。 人类自然语言中存在着一定的形式与结构，大
语言模式通过计算机科学实现对以外在于人类自身

语言规律的研究与仿效；而现代符号学则通过科学

认知符号的内在形式与结构，来建立人类语言的符

号系统，两者都力图实现对人类语言符号认识规律

的印证。 在现代语言，把相对稳定的结构看作是语

言的部分，那些不确定和变化的部分放置在言语活

动中，通过语言的形式和结构来把握人类语言无尽

变化的规则。 因此，巴尔特在索绪尔对“语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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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的区分上，进一步提出“语言结构既是一种

社会性的制度系统，又是一种值项 （ ｖａｌｅｕｒｓ） 系

统” ［２］４。 值项系统意味着一定的固定性，可被一定

结构和数值关系所确定。 因此，从“语言”的值项来

看，人类语言存在着一定深层结构和内在系统，而这

种结构和系统会在人类的言语活动中反复出现。
这就会看到，尽管现在大语言模型被视为巨大

黑箱，其突出表现被看成是难以琢磨的现象学层面

问题，但可明确的是，在海量的人类自然语言库中，
大语言模型通过被大量“投喂”和一定的预训练，确
实是能够找到人类语言表达式中的规律。 在现代符

号学中，“语言”与“言语”的作用关系表现在，“言语

是由一些相同记号的反复结合形成的……每一个记

号都成为语言结构的一个成分” ［４］５，也就是在说话

者以组合式串联成的言语链条中，存在着聚合式语

言结构代码的底层逻辑。 大语言模型处理自然语言

的方式与现代符号学对自然语言中“语言”与“言
语”的分析具有一致性。 大语言模型一方面按照自

然语言中言语的组合方式，也就是相同记号反复结

合的大概率组合；另一方面通过算法和大量参数的

预训练，也就是相同记号所构成的语言结构，将言语

组合和语言结构一同运作起来而产生如同自然语言

的生产。
说到此，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按照现代

符号学的认识论中“语言”与“言语”的二元关系，大
语言模型似乎也是如此，因为，一方面，大语言模型

在大量的人类自然语言中提取出人类语言的逻辑秩

序或形式系统；另一方面，在聚集海量人类言语的语

料库中，大语言模型通过概率统计的方式，转变成大

概率预测下的仿真人类自然语言的输出。
然而，现代符号学在区分“语言”与“言语”概念

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对两者辩证关系的认识。 也

就是，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

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

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

不可少的规约” ［１０］。 语言与言语之间是一个辩证运

动的过程，按巴尔特所讲，没有言语就没有语言结

构，没有语言结构也就没有言语，只有把两者结合起

来才有意义。 梅洛 －庞蒂也强调只有“语言”与“言
语”之间的交互关系才能达到真正意义的语言实

践。 在我们人类的语言中，并不会将哪一部分有意

识地标记为语言结构，而另一部分被归为言语活动，
而是自然而然的生成过程。 语言所承载的形式、结
构和规范，是所在文化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通过言语

实践集约而成的；言语所展开的内容、事实和材料，
是受到浸润在一定较长时段、一定文化中的语言内

在规约性所制约的。
因此，人类语言有自身生成的一整套机制，是索

绪尔语言与言语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人类拥有

特有的语言机能，它是人类源源不断获得言语符号

重组的能力；而另一方面，言语行动者不停歇地调动

语言机能，产生出丰富变化的言语行为，使内部语言

转变成用于表达和交流的外部言语，实现内部语言

与外部言语的双向结合，使得人类自然语言始终散

发着勃勃生机。 叶尔姆斯列夫从图式层、规范层和

用法层，对“语言”与“言语”进行了进一步规定，除
了图式层即纯形式的语言结构、规范层即质料形式

的语言结构之外，还存在着用法层，而这一层是与广

袤的人类社会的历史文化和礼仪习惯密切接连的，
它代表着人类对对象世界符号化的认识方式和实践

方式。 人类的自然语言标识人类历史文化演绎中特

有的人类文化基因。
就目前而言，虽然大语言模式表现在对人类自

然语言的有效处理上，产生了我们过去难以想象的

现象学效果，但是，它并没有像人类一样拥有对现实

世界的身心体验，不会真正理解人类自然语言所表

达的意义，更多像是对庞大人类自然语言语料嚼碎

了一样的概率重组。

三、以符号隐喻机制对
大语言模型“学习”的认识

　 　 大语言模型实现了突破语言逻辑为基础机器输

入知识的阶段，进入了以互联网为路径的机器无监

督学习的发展阶段。 现代符号学以符号隐喻认知机

制，实现了对人类认知活动和符号化活动的跟进。
大语言模型的“学习”体现为三个方面：情境学习、
思维链和自然指令学习。 从现代符号学形成的一系

列符号隐喻策略，可为大语言模型智能化的学习特

点提供认识论视角。
第一，从符号隐喻的关系机制，看待情境学习的

多轮对话形式。 情境学习所展开的多轮对话形式，
以更新对话状态的方式，将所需问题的所有相关信

息全部记录下来，包括历史对话状态、解析模块当前

对话状态和背景知识库，作为上文全部提供给大语

言模型，从而使大语言模型根据具体提示语句

（ｐｒｏｍｐｔ）可游刃有余完成下游任务。 大语言模型营

造出的交互体系，不能封闭于单一化的场景，而会形

成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地理位置的场域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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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打破原先时空的线性发展模式，形成不同时、
空的位移、叠加和重置的效应。 而现代符号学的隐

喻关系机制，带领我们的思维从习惯性时间秩序和

空间秩序的有限屏障，以符号隐喻的关系机制，冲破

时间和地理位置的束缚，走进人与人、人与物、物与

物、物与非物之间不同节点而组建的物质关系网络

中，建立网络式和交互性的思维方式。 现代符号学

正趋向于更大的隐喻场域中，“一系列概念———配

置、代理、组合、网络、链、表演性、混合……———提出

了思考一种没有本体论划分的关系方式，其中‘物
质’和‘非物质’元素在同一平面上相互作用以形成

结构并在这一过程中立即受到这些相互作用的约

束” ［１１］。 现代符号学的隐喻关系机制，激活我们形

成人与机器、虚拟与现实之间纷繁勾连的网状图景。
大语言模型正体现了人类符号语言的隐喻机

制，以处理和分析人的符号化对象世界的自然语言，
从人类自然语言的内容和模式中提取人类符号隐喻

机制，即通过对比、配对、聚类、类比、分离、交互和迁

移的隐喻策略，形成“先验图式”与“共享意义”，“形
式”与“内容”，“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论证，
以符号隐喻的各种姿态呈现“主体”与“对象世界”
“不同文化群体” “不同对象世界”之间的交互性对

话。 现代符号学把隐喻关系机制作为理解世界的重

要途径，即以符号隐喻的方式，将意义的主导观念引

向意义的使用和意义与生活接连，调动日常语言与

抽象思维、文化现象与社会深层结构、主体经验与主

体嵌入的结构之间的互联关系。 实际上，大语言模

型情境学习的多轮对话形式，展现了人类通过符号

隐喻机制产生与对象世界、对文化他者和对不同观

念形成对话的提取方式。
目前人工智能在语言大模型上成效显著，未来

还会在多模态的大模型中，推进图像、视频等多模态

信息的处理。 人工智能不断朝向从技术层面根本改

变原先线性化的实体论证模式，产生实体空间与虚

拟网络空间的交互关联，形成现实空间的万事万物、
虚拟空间所对应现实之物的平面投影、以及未来预

想的“立体虚拟” ［１２］ 三种空间的接连方式。 这大大

延展了人与物的场景关系，形成了网络空间对现实

空间场景关系的压缩和排序，产生了人与人、人与

物、物与物之间，高效节点而组建的新空间关系，并
由新空间关系诱发生成新的结构关系，会形成更加

多层级关系的符号隐喻场域。
第二，从符号隐喻的认知机制，理解思维链对复

杂问题的分界与降级。 思维链是大语言模型面对复

杂问题分解为多步骤简单问题的重要方式。 思维链

用中间推理步骤增加标准提示，包括算术推理、常识

推理和符号推理，从而提升大语言模型在复杂推理

上的性能。 在接受任务、形成计划、推进计划和最后

输出结果的思维链中，看似单一线性的链条结构，实
际上，多了一个隐层，也就是计划、行动和反馈的内

循环，形成了大语言模型与现实世界交互的一个重

要通道，产生由外部环境对任务计划的有效 “反

馈”，从而在内循环不断反馈中，生成和优化执行结

果。 这样在外部环境的交互中，大语言模型以“思
想树”的形式，从事实知识、上下文和数学逻辑等，
将复杂推理转换成多步骤推理，从而实现自我评估

并参与决策过程。
这类似于人类思维方式的隐喻认知机制，包括

临近原则和差异性原则，通过这些原则构建已知项

与未知项的接连，从简入繁、推陈出新从而产生新的

认知活动。 大语言模型的无监督学习不是被动给机

器输入一般的推理程序或者罗列规律，而是依靠机

器强大的统计功能，以统计方式捕捉人的符号化活

动的规律，从而实现机器的自主学习。 大语言模型

以思维链的方式，将复杂问题通过海量预训练，转换

成一个个被引导出来的推理，在遵循人类思维的隐

喻认知机制中，产生不同语词、事物和事件之间的临

近原则和组合关系。
第三，从符号隐喻的内生系统类比自然指令学

习。 自然指令学习目的在于在有限的指令中，通过

大模型的微调，泛化到解决更多的任务，实现机器自

学习的泛化能力。 这样一来，自然指令学习摆脱了

原先烦琐的、依靠大量标记数据的机器学习的做法，
而直接源自对人类自然语言原指令的学习，使得机

器更容易接近人们的真实意图，更加符合人类自然

语言的表达。 自然指令学习直接从指令中发掘自然

语言事实背后的结构规律，使得机器能够像人一样

做出推理与判断，实现机器的心智运动，达至智能化

过程。 并且，自然指令学习对大模型进行适度微调，
模拟人的思维结构和认知结构，这大大减轻了原先

的计算难度和运算量，充分对大数据采集信息有效

利用。 自然指令学习有效对接人类自然语言，从海

量语料中直接洞察和捕捉人的符号化活动的规律，
通过人类自然语言中符号隐喻的内生系统，推断人

是如何思考、做出分析和采取行动的。 目前人工智

能研究也正在积极借助儿童认识世界的过程来探索

这一问题，从而搭建像人一样的“感觉系统”和“传
感系统”。 自然指令学习的最佳目标，最终使机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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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产生类似于人类自然语言的表达，而且趋向人类真

实意图和依循人的符号化活动相一致的发展。
数字化时代的开启必然会联动人文符号与机器

符号的交互。 人的符号化活动在这一时代被烙上了

数字化、技术化和虚拟化的烙印，引发了“从人文到

（数字化的）后人文” ［１３］ 的到来。 从现代符号学，借
助历时与共时的交错、横断面上聚类与纵断面上组

合、语言与言语的辩证系统以及符号隐喻机制的综

合分析，有助于对大语言模型系统化阐释，为数字化

时代所引发的思维革命提供认识论意义的思考。
除此之外，现代符号学不仅关注语言符号，同时

包括对图像、手势、信号和标志等非语言符号，以及

动态视频、时时监控画面等更加复杂、多立体层面符

号集合的处理。 同样，从人工智能（ＡＩ）的未来发展

来看，也不止停留在对自然语言处理上，会拓展至不

同模态之间相互关联的多模态发展，这更加需要充

分建立现代符号学与人工智能的关系通道。 在数字

化时代发展中，以现代符号学对人类社会分环勾连

文化符号图式的分析，推进现代符号学的作用，促进

数字技术与人类符号化活动的交互，为人文符号与

机器符号的联动思考提供新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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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ｗｉｔｈ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ｆｒｏｍ “ｌａｎｇｕ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ｏｌｅ”，
ａｎｄ 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ｒｏｍ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 ｃｏｎ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ｒｇ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ｎ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ｏｄｅｒｎ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Ｌａｒｇ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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